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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今
年
過
生
日
，
收
到
一
份
特
殊
的
禮
物
。
它
是

女
兒
寫
給
我
的
一
首
小
詩
。

生
日
前
一
天
，
當
時
針
差
幾
分
鐘
指
向
午
夜
零

點
時
，
手
機
發
出
一
聲
幾
乎
聽
不
到
的
響
聲
。
這

是
收
到
新
郵
件
的
提
示
音
。
打
開
郵
箱
，
一
首
小

詩
像
隻
歡
快
的
小
兔
子
跳
入
眼
簾
：
家
父
五
十
三
，
在

港
上
夜
班
。
顧
老
又
有
小
，
真
的
不
一
般
。
我
定
不
負

望
，
將
來
我
買
單
。
小
詩
旁
邊
還
配
有
一
幅
女
兒
和
我

前
不
久
在
中
環
海
旁
的
合
照
。
收
到
這
份
意
想
不
到
的

禮
物
，
心
頭
流
過
一
股
暖
流
。

女
兒
平
時
極
少
寫
詩
，
這
次
用﹁
打
油
詩﹂
祝
賀
生

日
讓
我
刮
目
相
看
。
孩
子
還
真
有
創
意
，
午
夜
時
份
給

上
夜
班
的
我
發
出
禮
物
用
心
良
苦
。
我
喜
歡
這
首
小

詩
，
沒
有
華
麗
的
詞
藻
，
像
泥
土
一
樣
樸
實
，
讀
一
遍

我
便
能
一
字
不
漏
地
記
住
了
。
小
詩

實
讓
我
興
奮
了

幾
天
，
逢
人
便
會﹁
炫
耀﹂
一
番
，
與
朋
友
分
享﹁
我

家
有
女
初
長
成﹂
的
喜
悅
，
朋
友
們
自
然
說
些﹁
女
兒
是
爸
爸
上

輩
子
小
情
人﹂
之
類
的
恭
維
話
。
我
聽
得
心
裡
美
滋
滋
的
，
覺
得

女
兒
真
的
長
大
懂
事
了
，
先
前
付
出
一
切
是
值
得
的
。

女
兒
性
格
文
靜
，
不
太
善
於
表
達
，
但﹁
茶
壺
煮
餃
子
︱
心
中

有
數﹂
，
獨
立
意
識
較
強
。
孩
子
教
育
是
每
個
家
庭
的
大
課
題
。

人
們
常
講
的
一
句
育
兒
經
是
：
男
孩
要﹁
放
養﹂
，
意
為
要
讓
男

孩
子
多
吃
苦
，
長
大
後
方
能
頂
天
立
地
；
女
兒
要﹁
富
養﹂
，
意

思
是
要
培
養
女
孩
子
的
氣
質
，
將
來
有
眼
光
覓
到
如
意
郎
君
。
但

這
都
是
理
論
，
操
作
起
來
各
不
相
同
。
孩
子
小
時
更
像
玩
具
，
你

怎
麼
擺
弄
都
行
；
長
大
就
複
雜
了
，
他
們
開
始
有
獨
立
思
考
和
行

為
能
力
，
你
說
東
他
︵
她
︶
偏
向
西
，
十
二
三
歲
開
始
的
反
叛
期

最
讓
人
頭
痛
。

女
兒
十
二
三
歲
後
，
性
格
開
始
變
得
孤
僻
，
一
進
家
門
便
把
自

己
鎖
在
小
屋
子
裡
，
你
跟
她
說
話
總
是
不
理
不
睬
的
，
問
十
句
話

只
得
到﹁
嗯﹂
字
，
讓
你
打
不
得
，
罵
不
得
，
不
知
道
她
在
想
什

麼
。
到
港
工
作
後
，
電
話
成
了
與
女
兒
溝
通
的
唯
一
方
式
。
前
幾

年
，
我
在
這
邊
滔
滔
不
絕
地
說
，
女
兒
在
那
邊
一
言
不
發
，
急
得

我
夜
裡
睡
不

覺
，
但
又
無
法
向
女
兒
發
作
。

有
病
亂
投
醫
。
我
只
得
問
身
邊
的
女
同
事
，
她
們
這
個
年
齡
時

是
什
麼
樣
的
。
得
到
肯
定
的
答
覆
後
，
我
改
變
打
法
，
減
少
打
電

話
頻
率
，
改
用
手
機
發
短
信
溝
通
。
內
容
也
不
再
是﹁
說
教﹂
，

而
是
將
在
香
港
好
玩
的
故
事
，
或
是
聽
到
看
到
的
新
鮮
事
告
訴

她
，
引
起
她
的
興
趣
，
更
重
要
的
是
讓
她
感
覺
到
老
爸
是
真
心
地

關
心
她
、
愛
她
。
久
而
久
之
，
女
兒
的
話
開
始
多
起
來
。

一
次
，
突
然
接
到
女
兒﹁
給
我
打
電
話﹂
的
短
信
。
可
電
話
打

回
去
，
她
一
言
不
發
，
最
後
竟﹁
哇﹂
地
一
聲
大
哭
起
來
。
幾
分

鐘
後
，
她
一
抽
一
搐
地
問
我
，﹁
爸
爸
，
將
來
我
會
不
會
上
不
了

大
學
、
找
不
到
工
作
，
那
該
怎
麼
辦
啊
？﹂
原
來
，
她
考
試
得
了

個
倒
數
第
一
，
對
未
來
絕
望
了
。
聽
到
這
個
問
題
，
我
笑

告
訴

她
：﹁
這
有
什
麼
啊
！
下
次
倒
數
第
五
名
就
是
進
步
了
。
爸
爸
相

信
你
有
這
個
能
力
！﹂
談
了
半
小
時
，
女
兒
的
心
情
平
靜
了
下

來
。明

年
女
兒
就
要
考
大
學
了
，
無
論
考
上
什
麼
學
校
，
最
重
要
的

是
她
學
會
做
人
，
知
道
感
恩
，
對
自
己
有
充
分
的
信
心
。
有
一
個

身
心
健
康
的
女
兒
是
最
重
要
的
。

女
兒
的
小
詩
讓
我
感
動
不
已
，
也
對
她
刮
目
相
看
。
小
詩
也
讓

我
確
信
，
自
己
堅
持
的﹁
與
孩
子
一
起
學
習﹂
、﹁
與
孩
子
一
起

成
長﹂
的
教
育
理
念
是
正
確
的
。

女兒的詩

多
年
前
，
上
海
復
旦
大
學
籌
劃
出
版
一
套
學
人

的﹁
三
十
年
集﹂
。
其
意
是
，
一
九
七
七
年
內
地

恢
復
中
斷
十
年
的
高
考
制
度
，
一
批
知
青
的
命
運

由
此
而
改
變
，
投
入
與
先
前
生
活
完
全
不
同
的
時

代
洪
流
之
中
。
三
十
年
來
，
湧
現
了
不
少
文
人
學

者
。
而
這
批
學
人
亦
紛
紛
響
應
。
二○

一○

年
八
月
，

終
於
出
版
了
第
一
輯
，
學
者
十
六
人
，
包
括
我
看
過
他

們
著
作
的
葛
劍
雄
、
李
輝
、
止
庵
、
陳
思
和
、
葛
兆

光
、
林
賢
治
等
。

第
二
輯
緊
接
於
翌
年
一
月
推
出
，
這
輯
更
為
大
陣

仗
，
共
有
二
十
二
人
，
其
中
有
我
認
識
的
陳
平
原
和
夏

曉
虹
伉
儷
。

據
悉
，
復
旦
出
版
社
當
初
邀
陳
平
原
加
盟﹁
三
十
年

集﹂
，
他
一
口
謝
絕
。
後
來
卻
同
意
了
，
原
因
是
復
旦

答
應
他
可
不
選
論
文
，
只
選
評
論
或
隨
筆
，﹁
而
且


眼
點
不
是﹃
好
文
章﹄
，
而
是
個
人
三
十
多
年
來
的
切

身
經
驗
、
體
驗
、
獨
特
的
觀
察
與
思
考
。﹂

就
這
樣
，
平
原
君
答
應
了
。
於
是
就
有
了
一
部﹁
三

十
年
集﹂
︽
壓
在
紙
背
的
心
情
︾
。

陳
平
原
的﹁
三
十
年
集﹂
，
與
其
餘
的
文
人
學
者
不

同
，
他
逐
年
記
下
當
時
的
學
術
觀
察
，
每
一
年
都
選
一

兩
篇
他
認
為
得
意
的
文
章
。
而
每
年
都
有
該
年
他
寫
的

自
家
紀
事
。
正
是
這﹁
紀
事﹂
，
可
以
看
到
他
的
心
路
歷
程
和
學

術
經
驗
。
當
然
，
在
紀
事
中
，
我
們
還
看
到
他
的
賢
內
助
，
夏
君

曉
虹
。

平
原
君
的﹁
自
家
紀
事﹂
，
由
一
九
七
八
年
入
讀
廣
州
中
山
大

學
開
始
，
一
直
記
敘
到
二○

一○

年
。
屈
指
算
來
，
應
有
三
十
二

年
。
但
一
九
七
八
年
之
後
，
一
跳
就
跳
到
一
九
八
五
年
，
而
在
這

一
年
的﹁
紀
事﹂
，
就
以
簡
筆
寫
了
一
九
七
九
至
一
九
八
四
的
事

蹟
。
而
這
一
年
的
六
月
，
即
在
北
京
攻
博
的
第
二
年
，
便
與
夏
君

共
諧
連
理
。
至
於
二○

一○

年
之
後
的﹁
紀
事﹂
，
我
們
還
待
平

原
君
自
己
再
來
書
寫
。
但
我
想
，
他
不
用﹁
紀﹂
了
，
因
為
這
三

十
二
年
，
平
原
君
在
學
術
界
的
成
就
和
聲
譽
，
已
是
如
雷
貫
耳

了
。
後
來
的
，
只
是
錦
上
添
花
矣
。

一
九
七
八
年
是
平
原
君
的
人
生
轉
捩
點
，
在
此
之
前
的
知
青
歲

月
，
卻
令
他
遺
憾
一
生
。

二○
○

二
年
九
月
至
翌
年
一
月
，
陳
平
原
講
學
台
灣
，
在
回
答

學
生
的
問
題
時
說
，
文
革
時
他
無
法
升
學
，
下
鄉
當
農
民
，
沒
有

時
間
好
好
唸
書
，
是
一
個
很
大
的
遺
憾
。
尤
其
是
外
語
，
他
說
：

﹁
你
們
很
難
想
像
，
我
是
進
了
大
學
，
才
從A

BC
D

開
始
學
起
。

所
以
，
我
的
外
語
永
遠
不
好
。﹂

耶
魯
大
學
的
孫
康
宜
教
授
，
曾
安
慰
他
說
：﹁
你
就
不
用
學

了
，
別
學
了
！﹂

這
番
話
，
陳
平
原
理
解
為
再
學
也
學
不
好
。

的
確
，
平
原
君
太
多
書
要
看
，
太
多
課
要
教
，
太
多
文
章
要

寫
，
怎
有
餘
閒
再
專
攻
英
語
？
何
況
，
這
對
他
並
非
必
需
。
他
在

自
己
的
研
究
領
域
，
已
有
豐
碩
的
成
果
，
這
些
成
果
足
以
令
他
自

豪
，
外
語
算
得
是
甚
麼
！
但
對
他
來
說
，
這
始
終
是
一
個
遺
憾
。

而
聽
說
，
他
應
徵
海
外
教
職
時
便
吃
了
虧
。
好
吧
，
就
讓
我
代
他

說
吧
：﹁
哈
哈
！
你
們
不
聘
我
，
就
是
你
們
的
損
失
！﹂
中
大
真

有
眼
光
，
准
他
留
在
北
大
，
讓
他
成
為﹁
雙
聘
教
授﹂
。

沒
有
了
一
九
七
七
，
就
沒
有
了
陳
平
原
的
一
九
七
八
，
沒
有
了

一
九
七
八
，
就
沒
有
了
後
來
的
陳
平
原
。

一九七八陳平原

﹁
全
球
最
長
壽D

J﹂U
ncle
R
ay

慶
祝
九
十
大
壽
，
連
歌

神
張
學
友
也
來
了
，
他
說U

ncle
R
ay

捧
了
我
們
這
麼
多

年
，
又
怎
能
不
到
賀
？
兩
年
前
二○

一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他
八
十
八
歲
搞
了
一
個
大
型
生
日
派
對
，
全
城
樂
壇
先
鋒
都

到
會
，
包
括
樂
壇
教
父
鄭
東
漢
︵
鄭
中
基
之
父
︶
。

﹁
我
們
認
識
很
久
，
當
年N

orm
an

還
在
唸
書
，
寫
了
一
封
信

到
電
台
，
說
連
同
泰
迪
羅
賓
幾
兄
弟
組
了
樂
隊
，
合
作
一
段
日

子
，
還
是
浮
浮
沉
沉
，
要
我
聽
他
們
的
錄
音
帶
。
錄
音
質
素
好

差
，
我
請
他
們
到
電
台
再
錄
，
果
然
，
被
唱
片
公
司
接
納
了
，
他

們
的
新
歌Lies

一
炮
而
紅
。﹂U

ncle
R
ay

提
攜
不
少
音
樂
人
，

包
括
羅
文
。

﹁
那
時
他
剛
從
內
地
來
港
，
組
織
了Four

Steps

，
他
是
主
音

歌
手
，
英
文
發
音
並
不
準
確
，
我
不
要
他
獨
唱
，
一
定
四
人
合

唱
，
他
不
開
心
。
後
來
他
愈
來
愈
紅
，
直
至
我
七
十
大
壽
，
他
在

台
上
高
唱﹃Sm

oke
G
ets
in
Y
our
Eyes﹄

字
正
腔
圓
，
感
情
豐

富
，
我
深
受
感
動
。﹂

U
ncle
R
ay

自
小
愛
聽Big

Band

音
樂
，
那
些
超
過
十
七
人
的
大
樂
隊
最

有
氣
勢
。
他
愛
打
鼓
，
曾
經
為
了
和
朋
友
組
織
樂
隊
在
餐
廳
演
出
，
竟
辭
去

匯
豐
銀
行
的
工
作
。
一
九
四
九
年
麗
的
呼
聲
開
台
招
兵
買
馬
，R

ay

應
徵
成

功
當
上
撰
稿
員
，
卻
未
想
過
播
音
，﹁
我
當
年
講
話
會
口
吃
的
。﹂
嘩
，
由

口
吃
至
紅
足
六
十
多
年
的
唱
片
騎
師
，
可
謂
驚
人
。﹁
我
想
一
切
都
是
媽
媽

上
天
的
保
佑
，
她
離
世
前
緊
握
我
手
，
說
會
在
天
上
看
顧
我
，
兩
年
前
我
的

心
臟
有
事
，
很
多
醫
生
都
不
敢
為
我
開
刀
，
終
於
在
瑪
麗
醫
院
接
受
了
手

術
。
我
很
平
和
，
也
知
道
一
定
成
功
，
因
為
我
知
媽
媽
在
天
上
。﹂

U
ncle
R
ay

創
造
了
很
多
紀
錄
，
例
如
他
榮
獲
英
女
王
頒
發
的M

BE

，
特

區
政
府
頒
發
銅
紫
荊
星
章
，
演
藝
學
院
頒
發
榮
譽
院
士
等
，
他
更
在
一
九
六

四
年
一
星
期
之
內
，
訪
問
了
當
時
得
令
的﹁
披
頭
四﹂
三
次
，
當
時
他
剛
在

BBC

受
訓
完
畢
，
有
兩
星
期
假
期
，
剛
遇
上Beatles

在
倫
敦
進
行
唱
片
宣

傳
，
他
立
即
提
出
訪
問
的
要
求
，
也
隨
手
買
了
一
本
以
披
頭
四
做
封
面
的
雜

誌
，
先
遇
見PaulM

ccartney

：﹁H
i

，
可
以
借
我
看
嗎
？﹂﹁
當
然
可

以
，
可
以
簽
個
名
嗎
？﹂Paul

不
只
在
封
面
寫
上R

ay
BestW

ishes

，
還
翻

開
裡
面
，
凡
有
自
己
的
照
片
都
簽
，
其
他
三
位
成
員
有
樣
學
樣
全
都
簽
了
，

一
共
廿
四
個
大
名
，
這
正
是U

ncle
R
ay

人
生
其
中
一
次
重
大
收
穫
。

U
ncle
R
ay

不
單
有
運
氣
，
更
有
朝
氣
，
最
近
聯
合
國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將

年
齡
的
劃
分
有
個
新
規
定
：
十
七
歲
前
是
少
年
人
，
十
八
至
六
十
五
是
青
年

人
，
六
十
六
至
七
十
九
是
中
年
人
，
八
十
後
才
算
老
年
人
，
我
想U

ncle
R
ay

是
另
類
，
是
長
生
不
老
人
，
因
為
音
樂
和
愛
心
使
人
年
輕
長
青
！

最長壽DJ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看
了
林
澤
秋
導
演
的
︽
無
涯
：
杜
琪
峯
的
電
影
世

界
︾
，
覺
得
兩
段
最
有
意
思
，
一
是
訪
問
賈
樟
柯
，
另

一
段
是
杜
琪
峯
講﹁
處
境﹂
。

很
喜
歡
杜
琪
峯
，
他
的
電
影
我
看
過
九
成
，
只
是
近

年
的
合
拍
片
沒
看
，
因
為
實
在
受
不
了
那
種
怪
腔
。
合

拍
片
是
一
種
藝
術
上
或
工
藝
上
都
不
誠
實
的
產
物
，
將
來
電

影
史
是
要
給
合
拍
片
一
個
評
價
的
，
不
過
作
為
消
費
者
，
我

的
評
價
就
是
合
拍
片
不
值
得
我
花
幾
十
塊
錢
和
兩
個
鐘
時

間
。說

回
賈
樟
柯
那
訪
問
，
大
意
是
說
香
港
是
個
很
特
別
的
地

方
，
處
處
繁
體
字
，
又
引
作
家
阿
城
說
，
香
港
就
是
晚
清
的

情
狀
：
我
們
晚
清
就
割
讓
給
英
國
，
直
接
成
了
殖
民
地
，
沒

經
過
中
華
民
國
，
沒
經
過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他
又
說
有
北

京
粉
絲
看
了
︽
黑
社
會
︾
，
有
場
在
棺
材
舖
的
打
鬥
戲
，
感

受
很
深
，
因
為
那
粉
絲
從
沒
見
過
棺
材
舖
，
北
京
也
沒
有
棺

材
舖
，
人
死
了
就
火
化
。
賈
導
認
為
杜
導
用
上
棺
材
舖
，
是

真
正
抓
住
了
香
港
這
地
方
的﹁
核﹂
。

香
港
像
不
像
晚
清
，
可
以
討
論
。
阿
城
也
寫
過
香
港
的
世
俗(
注
意
是

世
俗
，
不
是
俗)

和
熱
鬧
，
不
避
錦
衣
美
食
，
民
間
精
神
飽
滿
，
就
是
盛

唐
模
樣
。
至
於
中
華
民
國
，
我
們
確
是
沒
有
給
直
接
統
治
過
，
但
我
們

的
父
母
，
很
多
都
是
民
國
出
來
的
青
年
，
所
以
他
們
身
上
，
甚
或
三
四

十
年
代
的
香
港
，
都
很
難
完
全
隔
絕
於
民
國
的
氛
圍
。
我
爸
年
輕
時
在

港
穿
長
衫
布
鞋
，
凡
事
講
禮
講
孝
悌
忠
信
這
一
套
，
生
活
處
事
為
人
，

仍
是
民
國
價
值
觀
。
賈
導
這
一
段
，
是
對
杜
琪
峯
的
極
大
讚
美
，
也
為

日
後
的
討
論
鋪
路
。

至
於
杜
導
對
自
己
的
看
法
也
很
有
趣
，
他
說
對
歷
史
和
文
學
認
識
不

多
，
強
項
是
處
理﹁
處
境﹂
，
比
如
︽
鎗
火
︾
，
因
為
錢
不
多
，
要
拍

得
很
快
，
商
場
搏
火
那
場
，
他
一
去
到
商
場
，
如
何
構
圖
走
位
，
馬
上

想
到
怎
樣
拍
。
至
於
︽PT

U

︾
，
那
幾
個
警
員
在
尖
沙
咀
黑
夜
街
頭
、

中
國
冰
室
和
舊
樓
樓
梯
遊
走
那
幾
場
經
典
戲
，
大
家
都
記
得
是
如
何
流

麗
動
人
。

可
惜
︽
無
涯
︾
沒
多
談
︽
暗
花
︾
這
部
我
認
為
是
最
好
的
香
港
電

影
，
希
望
林
導
將
來
有
更
多
探
討
杜
導
電
影
的
作
品
。

杜琪峯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數
年
前
，
在
京
都
首
嚐
日
本
海
松
葉

蟹
，
一
見
鍾
情
，
驚
為
天
人
，
也
認
識
了

丹
後
半
島
這
地
方
。

丹
後
半
島
位
於
京
都
府
北
部
，
面
向
日

本
海
，
由
於
地
理
位
置
接
近
兵
庫
縣
，
因

此
常
被
誤
會
為
兵
庫
縣
的
一
部
分
。
丹
後
半
島

境
內
分
為
舞
鶴
、
宮
津
、
京
丹
後
、
伊
根
與
謝

野
等
小
區
，
沿
岸
地
區
得
天
獨
厚
，
面
臨
一
望

無
際
的
汪
洋
，
漁
業
、
農
業
、
畜
牧
業
都
非
常

昌
盛
，
尚
有
高
山
、
內
海
、
溫
泉
等
天
然
景

致
。愛

吃
蟹
者
，
對
丹
後
必
有
所
偏
愛
，
因
為

丹
後
半
島
是
松
葉
蟹
的
盛
產
區
，
每
年
十
一
月

至
翌
年
三
月
才
有
供
應
，
如
假
包
換
的﹁
季
節

限
定﹂
，
使
不
少
日
本
國
內
遊
客
紛
紛
跑
到
丹

後
度
假
。
松
葉
蟹
的
正
式
名
堂
為
楚
蟹
，
但
在

不
同
海
域
捕
獲
，
會
有
不
同
名
稱
，
最
聞
名

的
，
是
在
間
人
港
捕
獲
的﹁
間
人
蟹﹂
，
由
於

間
人
港
比
其
他
蟹
產
區
接
近
漁
場
，
所
以
漁
船

在
午
夜
出
海
捕
蟹
後
，
可
以
趕
及
於
即
日
送
到

漁
市
場
出
售
，
吃
起
來
更
為
新
鮮
。

丹
後
半
島
最
出
名
的
景
點
，
當
然
是
天
橋

立
！
海
內
外
遊
客
超
多
，
這
裡
也
是
遊
覧
丹
後

半
島
的
進
出
門
口
。
遊
覽
丹
後
半
島
，
最
後
當
然
是
自
鴐

遊
，
公
共
交
通
有
北
近
畿
鐵
路
貫
通
東
面
天
橋
立
及
西
面

網
野
，
沿
丹
後
半
島
海
岸
行
的
周
遊
巴
士
，
卻
是
遊
逛
各

景
點
的
最
佳
選
擇
，
中
途
不
下
車
，
只
遊
車
河
沿
途
觀

光
，
全
程
二
小
時
二
十
分
，
車
資
六
百
日
圓
，
超
值
。

離
開
宮
津
市
，
很
快
便
抵
達
伊
根
舟
屋
群
，
舟
屋
下
層

泊
船
、
上
層
住
人
。
舟
屋
可
預
約
留
宿
，
一
泊
兩
食
約
每

人
每
晚
二
萬
五
千
日
圓
，
但
需
二
位
起
，
每
舟
屋
每
天
只

招
待
一
組
訪
客
，
食
材
當
然
是
靠
海
吃
海
的
海
鮮
！

丹後半島吃海鮮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現在的青年人談戀愛，要麼是通過網上聊天，
要麼是通過手機發短信，抑或去茶樓、歌廳相
會，可我們那個時代的人大多都是通過讀書相識
相戀相愛的。
我上小學時就喜歡讀書，不過看的絕大多數是
畫畫書，諸如《西遊記》、《三國演義》、《水
滸》等。上中學時看過幾本外國小說，不求甚
解。中學第二年，捲起「紅色風暴」，懵懵懂懂
地聽工宣隊的同志說，原來我讀過的那些畫畫書
是「四舊」書，外國書是「黃色」書，都屬於
「禁書」。「扎根」農村時，這些「禁書」卻幫
我消除了不少寂寞。當時，我白天上工，晚上就
點着油燈偷偷看書解悶，倒也不覺生活有多枯燥
無味。
1979年，我從農村返城安排在一家工廠當工

人。27歲的大小伙子了，個人問題八字還未見一
撇。父母心急如焚拜張三托李四幫我介紹對象，
可始終沒有一個能談得攏的。我心裡雖然也着
急，但這種事急也急不來，只有耐心等待愛情之
神的降臨。
一天上中班，工間小憩，我照例打開工具箱，

翻出小說書閱讀。正當我被書中的情節迷住時，
突然，一群外車間的姑娘竄崗到我們車間，其中
有一位竟神使鬼差地跑到我身邊，主動和我搭
訕：「怎麼，你也喜歡看書？」我趕緊抬頭，一
看是位長得蠻不錯的姑娘，頓時來了勁，連忙與
她攀談起來。從她的談話中得知，她也愛好文

學，讀過《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古典名
著，只是外國文學接觸很少。她見我讀的這本小
說題目為《巴斯克維爾的獵犬》，很感興趣，問
我寫的是什麼內容。我告訴她這是十九世紀英國
著名作家阿瑟．柯南．道爾最得意的長篇傑作之
一，堪稱福爾摩斯探案故事的代表作，講述的是
在巴斯克維爾家庭中，三百年來一直流傳着的
「魔鬼般的大獵狗」的神秘傳說，案犯為了謀取
遺產繼承權，利用本家族世代相傳的「魔犬」殺
人，設計殺害了巴斯克維爾莊園的主人，並蓄謀
殺害他的法定繼承人，最後為福爾摩斯破案。我
這一介紹，她立刻入了神，問我能否借她一閱。
我求之不得。臨走時還不忘關照她想要看小說儘
管來找我，我家裡還有不少比《巴斯克維爾的獵
犬》更好看更精彩的外國小說哩。
隨着我倆之間書籍交往的頻繁，這兩人之間的

感情也發生了「量變」到「質變」——不知不覺
間，我們相愛了。可這時敏感的年齡問題又干擾
着她最後的抉擇，因為我倆之間相差八歲。陰差
陽錯，這時我恰巧在「北京文學」上看到一篇
「因為有了她」的小說，小說中男女主人公年齡
相差12歲，但最終克服重重艱難險阻還是幸福地
走到了一起。於是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樣向她隆
重推介這篇愛情小說，希望她認真一讀。正是這
篇愛情小說使她徹底打破世俗觀念，衝破家人親
友的阻擾，與我結成百年之好。
當時正值全民讀書熱，在廠裡近千名青工文化

考試中，我語文力拔頭籌，而且又靠讀書贏得了
愛情，這引起了其他未婚青年的效仿。有些青工
不像我是個「書籍資本家」，而且當時新華書店
文學書籍又難買，有些剛出版或再版的文學名著
很緊俏，預訂了還不一定能買到，於是想談戀愛
的青工便跑來和我套近乎，想問我借幾本文學書
籍去充「門面」，以討心儀的姑娘歡心。我由於
已摘取了愛情之果，自然會成人之美，只是借書
時約法三章：到期準時歸還，不得據為私有，不
可污損書籍。否則永遠斷交。讀書成了當時最好
的「紅娘」，許多人因為讀書成為終生的伴侶。
我和妻子結婚時，家中就幾件老式傢具、一台
熊貓單卡收錄機，但那時我們的小日子過得卻很
充實。每晚，我和妻子都倚坐在窗前看書，彼此
交流讀書心得，《紅巖》、《野火春風鬥古
城》、《林海雪原》、《悲慘世界》、《紅與
黑》、《飄》等中外名著都是在那初婚的時光閱
完的。
舊城改造遷居新房時，孩子曾勸我將兩大箱舊

書送進廢品收購站，說新居要裝修，要添置新式
傢具，沒有地方放這些破書，伏天還要搬出來除
霉，煩死了；再說，現在是市場經濟時代，大家
都在忙着賺錢，哪還有心思看書？我斷然拒絕，
這些舊書雖然有不少封面磨爛了，甚至還少頁，
但這是我下放農村時的忠實伴侶，靠着這些書，
我才捱過了十年的艱苦歲月。更重要的是它們還
是我和妻子的愛情信使。靠着這些書，我才摘到
了幸福的愛情之果。正是這種獨特的書香，才使
我的人生之路充滿了韻味；才使我的愛情生活充
滿了詩意。我寧可少放傢具也要放書櫥。妻子也
笑着贊同我的意見。
新世紀初，我的小書庫再次「增容」，我參加

了北京一家報紙舉辦的「周末百味」全國徵文活
動，榮獲一等獎，其獎品為價值2,000多元的書
籍。當我打開對方從郵局托運來的6個書籍包裹
時，頓時喜出望外，哇，全是我所喜歡的中外名
著，有《張中行作品集》、《章太炎傳》、《龔
自珍傳》、《康有為傳》、《世界散文隨筆精品
文庫》、《瓦雷里詩歌全集》、《奧尼爾集》、
《所羅門之歌》……等等、等等。這批中外名著
的加盟，不但擴大了我的小書庫的規模，而且提
升了我的小書庫檔次，使我的小書庫不僅在文友
中而且在這小城中也頗有名氣。
為了安置這些書籍，我乾脆在客廳裡打了一排

轉角書櫥，布置成了一個高雅的「文化角」。
每當我和妻子在「文化角」靜心讀書時，我們
又好像回到了清純的學生時代，那濃郁的陣陣書
香沖淡了思想的貧乏和枯燥。我們的世界溫馨而
寧靜，我們的心地空明而輕遠，像夜空懸掛的明
月，似藍天輕飄的雲朵。讀書，讓我們的精神境
界得到一次又一次的昇華，成了我和妻子愛情生
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將永遠伴隨我們的終
生。

讀書與愛情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隨

天
氣
日
漸
寒
冷
，
聖
誕
節
日

氣
氛
越
來
越
濃
烈
，
街
頭
巷
尾
掛
上
聖

誕
掛
飾
，
雖
然
這
兩
個
月
來
社
會
上
充

斥

不
安
寧
與
撕
裂
，
大
家
仍
然
期
待


普
天
同
慶
的
聖
誕
節
。
莘
莘
學
子
經

過
差
不
多
三
個
月
的
努
力
，
可
趁
這
假
期

機
會
與
家
人
共
聚
，
輕
鬆
一
下
。

坐
落
中
環
的
新
地
標
︱
︱
摩
天
輪
亦
在

今
年
聖
誕
節
前
與
香
港
市
民
見
面
，
相
信

不
論
老
幼
也
十
分
期
待
在
摩
天
輪
上
飽
覽

香
港
美
麗
景
色
。
白
天
，
可
以
盡
享
維
多

利
亞
港180

度
全
海
景
，
若
幸
運
遇
上
晴
朗

無
雲
的
天
氣
，
中
環
碼
頭
、
國
金
大
廈
等

海
旁
景
色
盡
入
眼
簾
；
傍
晚
時
分
，
更
有

機
會
影
到
金
光
閃
閃
的
環
球
貿
易
廣
場
；

入
夜
後
，
則
可
以
看
到
金
鐘
一
帶
的
燈
飾

夜
景
。
此
外
，
主
辦
單
位
亦
十
分
明
白
家

長
心
態
，
摩
天
輪
周
邊
的
廣
場
亦
將
舉
辦

不
同
活
動
，
令
一
家
大
小
行
程
更
豐
富
。

以
聖
誕
節
期
間
為
例
，
會
場
內
增
設
了
四

個
教
育
區
，
特
別
請
來
了
外
籍
老
師
與
孩

子
講
故
事
，
玩
遊
戲
，
讓
孩
子
在
歡
度
聖

誕
同
時
，
亦
能
增
進
知
識
。

新
世
代
父
母
觀
念
與
六
七
十
年
代
不
同
，
從
前
生

活
艱
難
，
一
家
人
有
瓦
遮
頭
，
三
餐
溫
飽
已
是
福

氣
。
隨

社
會
進
步
，
父
母
教
育
程
度
日
漸
提
高
，

社
會
及
家
長
對
孩
子
的
期
望
和
關
注
已
不
可
同
日
而

語
。
一
說
起﹁
望
子
成
龍﹂
，
大
家
或
許
想
起
怪
獸

家
長
或
許
多
負
面
的
事
情
，
然
而
我
認
為
，
只
要
是

合
理
的
期
望
，
加
以
適
當
的
配
合
，
這
都
是
能
有
效

提
高
孩
子
生
活
和
教
育
質
素
的
關
鍵
，
更
重
要
的

是
，
對
整
個
社
會
向
上
流
起
了
實
質
的
關
鍵
作
用
。

現
在
都
市
人
非
常
忙
碌
，
尤
其
雙
職
父
母
更
甚
。

建
議
各
位
家
長
適
時
放
下
手
上
的
手
提
電
話
、
平
板

電
腦
，
多
花
點
心
思
，
與
孩
子
一
起
做
一
些
富
教
育

意
義
活
動
，
好
好
享
受
親
子
時
光
之
餘
，
亦
能
做
好

榜
樣
，
為
下
一
代
建
立
正
確
的
價
值
觀
。

摩天輪轉出愛意 思旋
天地
思 旋

■責任編輯：趙 僖 2014年12月23日（星期二）

■過去，戀人常通過讀書相識相愛。（網上圖片）

■這書記錄了陳平原三十二年來
的「心情」。


